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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第一次看完剧本，并没有被打动。”

由青年导演陈仕忠编剧并执导，舒淇、白客领衔主

演的《寻她》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的参赛片，昨天完成了世界首映，站在上影

节观众对面，也站在90后导演身旁，舒淇诚实得

可爱，“甘蔗地太晒了，农村也不够时髦，这个陈凤

娣还那么苦，我没想演。但制片人顿河给我看了

陈仕忠导演的一部短片，很魔幻，很棒。我很好

奇，如果跟这个1994年出生的导演合作，能否推

翻、打破以往自己的表演。”

新导演 关注“老”问题
于是，阔别影坛四年的舒淇一改时尚、靓丽形

象，出演了一位南方城镇的农村妇女。她所饰演

的陈凤娣在意外丢失女儿后，面临家庭的质疑、世

俗的偏见，她选择勇敢地追寻自我，并且最终找到

希望和力量。舒淇说：“陈凤娣到底纠结什么？就

需要去找到那个点，去把自己唤醒。”

作为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唯一一部青年导

演处女作，《寻她》选择聚焦农村女性，并且精准地

抓住了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女性所面临的现实痛

点。对于此，出生、长大在广东农村的导演陈仕忠

诚恳地阐释自己拍片的初衷：“其实片中的所有角

色都可以在我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中找到影子，

男性要尝试理解女性，知道她们的困境，用自己的

方式发声，去支持她们。”

新导演 征服“老”演员
虽然带着对年轻导演的欣赏和好奇进组，但

真的工作起来，难免碰撞和摩擦。“在我看来，表演

要有一个节奏和层次的递进。但在这部电影里，

导演希望我一步到位，直接从楼梯上跳下去。”如

今回想起那些争执，舒淇都会嘟囔起嘴，“严重的

时候，我都不想和导演讲话。”但最终她选择尊重

导演的处理方式，“我跟自己说，这就是老一代演

员和新一代导演的碰撞，这不就是你来的原因

吗。”

或许，最终赢得舒淇尊重的，是青年导演陈仕

忠对电影的信念感和使命感。“他身上的那一股火

是浇不熄的”。虽然拍摄过程中有很多争执和火

花，但舒淇说剧组的工作氛围是温馨的，“谢谢导

演让我回归到一个很淳朴、很有热情的创作中，把

我心里头曾经的那个少女给激发出来了。”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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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上海影城二号厅，是电影《寻她》第一次正式放映，也是

导演陈仕忠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闪光灯。尽管特地梳了一个成熟

的发型，但陈仕忠还是很紧张，紧张到性格幽默的他回答提问时句

子很短，停顿很长；紧张到男主角白客忍不住走上前去，轻轻地拍

了拍导演的背。

半小时后，当面对媒体见面会的长枪短炮，陈仕忠明显放松了

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部处女作长片就能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

元，像是与上海有着奇妙的缘分，“在上海，我写完了剧本的第一

稿；在上海，我跟舒淇第一次见面；在上海，影片第一次与观众见

面。”

第一次，还有很多。《寻她》是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校友作品第

一次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特别骄傲，这部电影的主

创团队汇聚了  位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摄影指导、剪辑指导、

副导演、副美术等……”讲起自己的学生，温影执行院长蒋为民很

骄傲。

作为青年导演，陈仕忠大约是特别幸运的，幸运地遇到了舒淇

这样愿意挑战自我的一线女演员，遇到了顿河这样愿意陪他一起

冒险的成熟制片人，遇到了始终关注、扶持青年导演成长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他的导演之路，从    年9月入学温影算起，无疑走得

很快。但他的同学回忆说，作为全班唯一一个学校“优才计划”全

额奖学金获得者，这个被院长贾樟柯相中的苗子却成长得很慢，

“我们毕业片子，到第五学期大多拍好了，第六学期做后期，他到了

最后一个学期才开拍。”还有人说，“他很实诚，他在所有练习里，把

所有工种都做了一遍，这一般人真做不到，我们特别服气他。”这些

年轻人怀揣着对电影的热忱，对创作的真诚，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

部作品。

昨天，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

携孙黄香、黄田敬告：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

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

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1947年就在新民晚报刊登文章，他的

不少文章首发于夜光杯。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

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

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

城，土家族人。他是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艺术家。

去年，黄永玉98岁时作过一幅画，上面题着：

“我九十八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他自称

“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生前谈及自己对终极问题

的思考时说，自己死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只需打

块碑，刻上“爱，怜悯，感恩”。

用人格写作
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

装家喻户晓，他著有《永玉六记》《醉八仙》《吴世茫论

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

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等书。他曾是叛逆逃学的蓬头逆子，也曾是浪迹天

涯的艺术才子，只受过不完整的初级教育，却是中央

美院最年轻的教授。他80多岁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90岁开画展，93岁飙法拉利，94岁出书。在他的这

一众爱好中，绘画排在第四，前三依次为文学第一，

雕塑第二，木刻第三，“前三项都得靠绘画养着，因为

它们稿费太低了”。但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

真的希望，还有不服从的倔强。他痴迷于文学创作，

始终坚持不用电脑，甚至连使用圆珠笔都认为不够

正式，非手握钢笔方能写作，他曾经强调：“我不是用

电脑写，我是用人格在写。”

对上海有情
朋友长辈的温情和提携让青年时代就漂泊到

上海的黄永玉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忘不了上

海，总是在想念上海”。他说：“从小守规矩，21岁

到上海，住在虹口的百合旅社，那时候房租50块

钱，可不容易赚回来。我都准时交房租。”当时，一

幅木刻画的稿费是5元，要刻十幅才够交房租。年

长20岁的诗人臧克家也同住一条街上，他就带着

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

完了他的画，想替他送去发表，随即按照当时报刊

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黄永玉稿费。其实，那十几幅

木刻画绝大部分未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

提过垫付稿费一事。

如今，上海的地标之一，田子坊的名称就是黄

永玉给取的。

为晚报写诗
黄永玉的散文集《不给他音乐听》中有不少文

章首发于本报。2021年，仿佛内心的块垒赶不及

地要一吐为快一般，黄永玉分别于7月、9月、11月、

12月在星期天夜光杯上发表整版文章，7月的《只

此一家王世襄》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然而，为晚

报而写文章的脚步在2021年12月26日那天轻轻

地、似乎又是无意识地收尾，那是一篇以好友王逊

为主角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发表在星期天夜光杯

记忆版上。朋友、熟人、文化名家，纷纷在黄永玉的

字里行间行走站立谈笑风生。给晚报的每一篇文

章，黄永玉都会自己配画，有时写写画画一时兴起

收不了笔，直到夜深人静方才罢休。

去年新民晚报复刊40周年庆，黄永玉将自己

创作于1979年6月的诗歌《热闹的价值》稍作改动，

重新加上副题，提笔写下一幅小楷作为贺礼，该作

品至今仍挂在晚报的走廊上，日日与记者、编辑相

看两不厌：

“蚕不是一边吐丝一边哼哼/蚂蚁劳动从来不

吭声/劳动号子只是放大一万倍的呼吸……我不是

要你像树和鱼那么沉默/但创造/必须用沉默的劳

动才能进行。”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写文章的文化
大家黄永玉走了，人生99年里装满了

天真的希望
赤诚的喜悦
不服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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